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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立山

只因一言不合
被打成腰椎骨折

“师傅，快开车，赶紧离
开这个地方，越远越好！”

32岁的曲欣欣永远忘不
了一个多月前的那个夜晚，
恐惧和绝望包围了她，她就
像一头被追杀的猎物，仓皇
逃窜。而她拼命逃避的猎人，
正是自己的丈夫。

她回忆，自己教育五岁
的女儿要懂得节俭时，丈夫
突然暴怒，拾起一只钢杯子，
猛砸她的头，随即又是一顿
拳打脚踢。

闻讯赶来的婆婆中止了
毒打。等把孩子哄睡了，婆婆
走了，丈夫瞬间又变回发疯
的野兽，毒打变本加厉。

“不停地打，往死里打。”
回忆起当晚的情景，曲欣欣
人都在抖。她记不清那晚丈
夫打了她多久，只记得有一
脚狠狠揣在腰上，钻心般疼。
第二天，她实在受不了腰疼，
央求丈夫带她去医院，得到
的却是一句“你别装了，不就
是受了点皮肉伤”。

之后，曲欣欣在床上躺
了七天。“我不能再忍了，我
要离开这里。”等到能走动路
了，她瞅准时机跑了。经医生
诊断，曲欣欣腰椎骨折，这是
结婚6年来被打得最狠的一
次。

恐吓同事朋友
切断一切外界联系

曲欣欣老家在四川，
2004年考入山东某沿海城市
一知名高校。工作3年后，她
在该市遇到了丈夫钟耀武，
一个月就闪婚。

“当时并不了解他，谈不
上多喜欢，但也不讨厌。”曲

欣欣说，领证当天，家里还来
了几名民警，说丈夫涉嫌诈
骗，但自己没放在心上。直到
办完婚礼，她才发现，丈夫像
变了个人，一言不合就对她
拳打脚踢，甚至怀孕期间，还
当着娘家人对她大打出手。
妹妹见识到姐夫的疯狂举动
后，曾劝曲欣欣打掉孩子，赶
紧离婚，但她忍了。

生下女儿后，丈夫仍不
罢休。“挨打次数多了，就好
像习惯了，不会喊不会叫，
任由他拳打脚踢。”曲欣欣
说，相比毒打，精神上的折
磨更残忍。丈夫用尽一切手
段，切断了她与外界的联
系，让她没有朋友，甚至不
能有同事。有一次她跟大学
室友打电话，丈夫夺过手
机，恐吓说，“如果你以后
再跟曲欣欣联系，我就把你
家砸烂！”

曲欣欣说，自那之后，没
有人敢跟她联系，手机通讯
录的联系人，被丈夫挨个打
电话恐吓个遍。孩子长大后，
曲欣欣去找了一份销售工
作，丈夫就恐吓主管，她只好
辞职，“他让别人不敢用我，
让我找不到工作。”

曲欣欣也曾想过逃离，
这已是她第四次逃跑了。每
次出走后，丈夫都会打电话
求饶，虽然曲欣欣早已不为
所动，可每当丈夫发来女儿
的语音和视频时，她又心软
了。当然，和好之后，过不了
一个月，毒打总会变本加厉
地卷土重来。

不过，这次曲欣欣去意
已决，她不会再被恐吓吓退。
她说，一旦离婚，如果能够争
取到女儿的抚养权，娘俩就
一起回四川，如果争取不到
女儿，哪怕一个人过，她也会
一直留在山东，直到女儿长
大。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
中均为化名）

离离婚婚案案中中七七成成女女性性自自称称受受家家暴暴
反家暴法实施俩月，多数遭家暴者仍选择隐忍

本报记者 宋立山 邢孟

案例>>

提了句离婚
丈夫刀砍岳母

“你敢离婚，我就弄死你全
家。”近日，潍坊市坊子区的李
蒙一脸恐惧地告诉记者，这几
乎是丈夫的口头禅。

28岁的李蒙与丈夫结婚5
年，有个3岁多的女儿。两人经
人介绍认识后，很快坠入爱河
并闪婚。然而婚后不久，两人就
因一件小事争执不下，丈夫对
她大打出手，牙齿打出了血。

被打之后，李蒙伤心不已，
丈夫又是道歉又是哄，李蒙就
原谅了。没想到，这只是开头。

“只要有争执，就会对我拳
打脚踢。”她哽咽道，连自己穿
什么衣服都要丈夫同意，出门
前要汇报，晚回来就会被打。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滨州
市阳信县的成玲玲身上，对她来
说，丈夫就是个摆脱不掉的恶
魔，不仅语言威胁，还辅以行动。
去年冬天，丈夫拿刀子到岳母
家，砍伤了岳母和小姨子，一切
只是因为成玲玲坚持要离婚。

刺伤人后，丈夫恶狠狠地
撂下话，“你们去告我吧，反正
我是伤人罪，顶多判上几年，等
我出来，我不会轻易饶了你
们。”这话像噩梦一样回旋在成
玲玲耳旁，为了家人安全，她选
择了隐忍。

尴尬>>

一听要罚丈夫钱
就不申请保护令了

对于成玲玲这种遭受家暴
却无法摆脱婚姻的女性来说，
反家暴法似乎让她们看到了一
些希望。

山东明湖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刘纯清说，根据反家暴法，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
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即便
没有提起离婚诉讼，也可以向
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
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
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
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
住所等。

就在3月4日，反家暴法实

施第4天，济南市首个反家暴
联席会议办公室、反家暴维权
合议庭在市中区人民法院成
立。市中区法院民四庭副庭长、
反家暴维权合议庭审判长高玉
峰说，自成立以来，他接到了二
三十个咨询电话，多数为自称
遭受家暴的女性，咨询如何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是咨询
的不少，申请的却一个没有。

高玉峰说，其中一名女性
称，丈夫下岗后买了辆小车卖
豆浆，结果刚开始干就被城管
没收了，生活不如意，时常借酒
浇愁，喝了酒就打她，因此她想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高玉峰
听了之后，表示这种情况可以
申请，但是对方接着追问，“如
果他再打我，会把他怎么着？”

在得到“（丈夫）可能会被
拘留或者罚款”的回答后，该女
性当即说，“我不申请了，罚钱
也是罚我们家的。”

数据>>

司法实践中
被认定的家暴仅一成

高玉峰说，上述这名女性
很典型，还想继续过日子的，往
往不会真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而过不下去的，会直接诉请
离婚。

济南市市中区法院每年受
理的离婚案件近700件，高玉峰
粗略估计，其中七成以上女性
在庭审中主张自己曾遭受过家
暴。不过，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家
暴并非易事。高玉峰说，在离
婚案件中法官最终认定存在
家暴的不足一成，“一是难以
界定，在家庭矛盾中，双方偶
尔推搡或者互相击打，算不算
家暴？二是举证难度大，比如，
如何证明身上的伤疤就是家
暴所致？”

不仅在离婚案件中，在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举证也
是一大障碍。反家暴法要求，法
院应当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出人
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
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
时内作出。因此当事人是否有
充足证据，显得尤为重要。高玉
峰建议，首先是及时录音录像，
如果条件不允许，则尽量第一
时间报警，并主动要求民警出
具相关的司法文书，“仅凭报警
记录不能说明问题”。

回访>>

刚申请了保护令
不到半月又被骚扰

反家暴法实施两个多月
来，全省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
保护令并不多。其中，德州市陵
城区法院、菏泽市巨野县法院
和济南市历下区法院曾先后发
出过。

而保护令在执行过程中，
更面临诸多现实障碍。2016年
3月，巨野县的单某带朋友到
家中饮酒，酒后对妻子王某实
施殴打，之后又怀疑王某有外
遇，再次对其侮辱谩骂，拳打掌
掴，折磨长达一个多小时。警方
介入后，单某写下《离婚保证
书》，并分居。刚过去两天，单某
就强行闯入王某住所，撕碎保
证书。王某再次报案后，单某转
而骚扰王某年迈的父母，吓得
王某住进了宾馆。

不堪忍受的王某向法院申
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4月22
日，巨野县人民法院作出了人
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单某
对王某实施谩骂、殴打、骚扰、
接触等行为，禁止其再接近王
某及其父母住所，裁定有效期
为6个月。

然而，半个月不到，巨野县
人民法院凤凰法庭庭长李磊就
接到了王某的求助电话，单某又
开始骚扰她和家人了。目前，法
院正积极联系单某，如果单某确
实违反了禁令，法院将对其进行
训诫，如果单某仍然执迷不悟，
法院将依法处以一千元以下罚
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该案件只是人身保护令执
行难的一个缩影，李磊坦言，

“法院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
令后，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场所、
时间的特殊性，使得法院无法24
小时对被申请人的执行情况进
行监督。”李磊表示，这需要公安
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等协助执行，但在具体执行过
程中谁来监督，各部门具体如何
分工配合，都不明确。

高玉峰也有类似的担忧，
“如果裁定被申请人搬离受害
人住所，搬到哪里去？谁来监
督，保证被申请人不再搬回来？
而如果申请人受到跟踪之类的
骚扰，不但执行困难，举证都成
问题。”

女大学生讲述婚后遭受的毒打

被被打打六六年年，，连连朋朋友友都都不不能能有有

葛家暴案例

我国首部反家暴法正式实施已过去俩月，近日，齐鲁晚报记者采访发现，离婚案件中涉及家暴的，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市民很少，而且已经发出的保护令也面临着诸多执行难题。

3月4日，反家暴法实施第4天，济南市市中区就成立了全市首个反家暴联席会。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摄

反家暴法实施已两个月，隐忍了六年的曲欣欣，终于下定
决心，要用法律的武器，来结束不幸的婚姻。她一直流着泪，向
齐鲁晚报记者讲述了六年地狱般的婚姻生活。


	A07-PDF 版面

